
080 | SOCIETY AND ECONOMY

文化与生活 | CULTURE AND LIFE

作者简介：苏日古其其格（1999—），女，内蒙古锡林郭勒人，内蒙古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及贡献研究
苏日古其其格

内蒙古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2

摘      要  ：  �在十月革命结束后，葛兰西对西方社会主义发展及十月革命失败的经验与教训进行了深入总结，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

文化领导权理论。其核心思想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以市民社会作为实践的关键场域，以“有机知识分子”作为推动变

革的主要力量，并将阵地战作为实现目标的核心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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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 After the end of the October Revolution, Gramsci made a thorough summary of the experience and 

lessons of the development of western socialism and the failure of the October Revolution, and put 

forward the cultural leadership theory on this basis. Its core idea mainly includes three aspects: taking 

civil society as the key field of practice, taking "organic intellectuals" as the main force to promote the 

reform, and taking positional warfare as the core strategy to achieve the go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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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历史背景

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形成，与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有

着密切的联系。这场革命不仅掀起了全球范围内的无产阶级革命

热潮，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动荡。尽管欧洲许

多后续革命遭遇失败，但这些失败的经验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深

层的矛盾，同时也加剧了帝国主义体系的危机，为无产阶级的革

命实践提供了宝贵的理论反思契机。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意大利经济陷入严重衰退，资本主义制

度的弊端更加显露，社会矛盾进一步尖锐化。在这种背景下，法

西斯主义迅速崛起，建立了专制政权，并对社会进行全面控制。

面对这一挑战，葛兰西坚定地领导无产阶级开展反法西斯斗争，

强调构建统一战线，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推翻独裁，实现

社会解放。在这一实践中，他认识到，单纯模仿俄国革命的模

式，无法有效应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复杂的社会结构和市民社会

的深厚根基。

葛兰西认为，俄国革命的胜利得益于其政治性国家的单一

性，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则拥有由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组成

的二元结构。市民社会通过自由、民主、法治等理念，构建起强

大的文化秩序和道德体系，从而对无产阶级革命形成了巨大的制

约力量。因此，葛兰西提出，无产阶级必须在文化领域展开斗

争，逐步取代资产阶级在文化领导权上的优势，才能最终实现政

治领域的胜利。这一理论不仅总结了革命失败的教训，也为西方

无产阶级探索符合自身社会条件的革命道路提供了重要的理论

指导。

二、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的思想渊源  

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的构建，直接受到列宁关于无产阶级

领导权思想的启发。列宁提出了关于无产阶级在政治权力斗争中

的领导力构想，虽然在意识形态领域有所涉及，但他更加强调通

过政治权力的掌控来夺取国家政权。而葛兰西则在此基础上，将

领导力的核心延展至文化与道德领域，强调文化斗争的重要性。

同时，拉布里奥拉提出的“实践哲学”是葛兰西理论的重要

思想来源。拉布里奥拉将实践哲学视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认

为实践是所有人类活动的总和，而现实中的个体及其社会关系则

构成了该理论的出发点。葛兰西在吸收这一理论的同时，对其进

行了扩展与深化，使其成为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基石之一。

此外，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也对葛兰西的理论形成产生

了重要影响。在葛兰西看来，《君主论》不仅是一部劝说君主的政

治著作，更是一种向意大利民众传播“集体意志”理念的方式，

其核心在于推动民族国家的建立和社会整合。这种视角为葛兰西

从文化和道德层面对无产阶级革命展开更深刻的思考奠定了重要

的理论基础。

三、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的核心要义  

（一）文化领导权的核心场域——市民社会  

在葛兰西的理论体系中市民社会这一概念占据重要地位，同

时也是其文化领导权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在他的国家理论中，

葛兰西特别关注市民社会的角色和功能。他认为，国家是政治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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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与市民社会相互结合的有机整体，两者共同构成治理的辩证统

一关系。市民社会作为一种中介力量，主要由基于经济关系的组

织和社会团体构成，其关键在于通过文化领导权来获得群众的

“认同”和支持，从而实现治理的合法性和稳定性。

学术界普遍认为，“市民社会”这一术语源于古希腊哲学家亚

里士多德，他将其理解为城邦的代名词。到了17至18世纪，市民

社会再度引起思想界的关注。洛克、卢梭和康德等思想家从不同

角度探讨了市民社会的特性，并常常将其与政治社会等同，赋予

其明显的道德判断。与之不同的是，黑格尔为市民社会的概念注

入了全新的内涵。他突破了传统思想家将市民社会等同于政治社

会的观点，结束了二者混同的时代。而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早期

著作中，“市民社会”具有双重涵义。从广义上看，它泛指不同时

期所形成的经济体系；而从狭义角度理解，则专指资产阶级社会

中以物质关系为核心的经济结构。

葛兰西以批判性的眼光审视市民社会，其思想既有别于黑格

尔，也不同于马克思。在《狱中札记》中，他对市民社会的定义

超越了传统的经济领域，将其拓展至伦理文化与意识形态范畴。

尽管这些领域与经济基础密切相关，它们却作为独立于政治领域

并列的上层建筑而存在。在《狱中札记》的不同语境中，“市民社

会”具有至少三种主要含义：一是指“私人性”机构和组织的集

合；第二点指的是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第

三点则强调了“被调和的社会”这一概念。

葛兰西指出，思想意识并不能被简单统治，而无产阶级革命

屡屡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缺乏对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重视。在对无

产阶级运动失败的反思中，他明确强调，尽管表面上看可能成功

攻破资产阶级的军事防线，但实际上，“这仅仅是摧毁了它的外

壳，而在攻城者继续推进时，才发现前方仍然存在一条完整有效

的防线”[1]。无产阶级必须首先在意识形态领域瓦解敌人的文化霸

权，才能真正占据主导地位。

葛兰西还认为，“国家 = 政治社会 + 市民社会”，这意味着

国家是“被加强的领导权”[2]。他将市民社会纳入上层建筑范畴，

指出所有国家概念均包含市民社会的某些组成部分。上层建筑作

为民间社会的集合体，不仅包括政治社会（如军队等暴力机构），

还涵盖市民社会（如教会、政党等）。政治社会通过强制手段维

持统治，而市民社会则依靠潜移默化的文化传播发挥影响力。因

此，无产阶级若想实现胜利，必须击破资产阶级在文化和意识形

态领域的支配地位，并在适当时机掌握国家的领导权，激发广大

群众的无产阶级意识，从而建立共同的集体意志。

（二）文化领导权的策略：阵地战

在葛兰西的理论框架中，有机知识分子通过实施阵地战战略

逐步取得文化领导地位。在多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市民社会

与国家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市民社会已经成为国家结构的重

要组成部分。这种结构不仅增强了国家权力的稳定性，还能够在

政治和经济危机中为国家提供必要的支持。与此相对，俄国的情

况则截然不同。通过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可看出，当时的市民社

会尚未充分发展，因而国家的作用更加凸显。因此，俄罗斯的社

会状况更适合采用暴力革命的方式，即通过运动战来推翻现有政

权。相比之下，西方发达国家由于市民社会的强大，无产阶级只

能通过阵地战来逐步控制国家的权力结构。

阵地战作为与运动战相对的战略，强调在政治斗争中的不同

方式。具体而言，阵地战指的是无产阶级通过对资产阶级文化及

市民社会的思想体系展开批判和斗争，逐步削弱其统治基础。无

产阶级利用学校、报纸、杂志等媒介，获得合法性支持，并通过

教育、引导及说服等方式，逐步影响和改变群众的思想观念。与

此相对，运动战则依赖暴力手段，如手榴弹、枪支等武器，通过

直接摧毁国家机器，重建社会秩序。然而，单纯依靠运动战手

段，资产阶级的统治基础始终处于不稳定的边缘状态，其权力并

不会牢固确立。单纯依赖运动战的方式，往往只能摧毁资产阶级

的外围防线，无法深入根本性地改变其控制体系。与此不同，阵

地战通过在市民社会内部进行深层次的思想斗争，能够发动一场

真正意义上的“精神革命”，从而在文化和意识形态上逐步瓦解

资产阶级的主导地位。

葛兰西指出，十月革命成功的根本原因在于俄国市民社会的

不发达，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失败则源于高度发达的市民

社会。作为统治阶级的重要防御机制，市民社会通过传播文化观

念与意识形态，有效缓和了阶级矛盾并巩固了统治的合法性。在

这种情形下，单靠暴力革命已不足以摧毁资本主义国家机器，无

产阶级必须以阵地战的方式逐步推进。“‘文化领导权’的实现，

并非单纯依靠压制和强制，而是在斗争、谈判、调解等互动过程

中完成的”[3]。

阵地战的关键在于有机知识分子在市民社会中渗透无产阶级

的文化观念与意识形态。他们通过教育、引导和说服的方式，逐

步争取被统治阶级的认同与支持。根据市民社会的具体发展状

况，无产阶级需要采取细致而渐进的策略，为革命创造有利条

件，从而根本改变现存的权力结构。

（三）文化领导权的力量——“有机知识分子”

要实现对文化领导权的全面掌控，必须依赖一种能够广泛传

播、有效说服并发展思想的力量，而这种力量的核心便是有机知

识分子。无产阶级在阵地战中争取人民群众的支持，关键在于积

极动员和组织有机知识分子发挥作用。

传统知识分子是指那些源自历史的特定社会结构和生产方式

的群体，即便这些生产方式已经被摧毁，他们仍以代际传承的方

式延续下来。传统知识分子通常包括教士、哲学家、艺术家、作

家、以及新闻从业者等群体。传统知识分子在社会和政治剧变的

背景下，往往能够保持相对的稳定性。尽管其原本的社会基础已

经逐渐解体，他们仍认为自己具有历史的连贯性和独立性，视自

己为“超然于统治阶级的社会集团”[4]。

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概念则可追溯至19世纪的俄国与

法国。在19世纪末期，俄国的知识分子大多来自中产阶级，受到

西方文化和近代教育的影响。他们对俄国的落后和专制感到强烈

不满，并逐渐在法律、医疗、教育等领域中确立了重要地位 [5]。

同时，1894年法国德雷福斯事件激发了知识分子的觉醒与集体行

动，左拉等人通过《知识分子宣言》为社会正义发声，使“知识

分子”这一群体获得了正面评价。葛兰西继承了这些思想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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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进一步发展出独特的知识分子理论，为社会变革提供了新的理

论视角和动力 [6]。

葛兰西指出：“要是没有知识分子，那就是没有组织者和领

导者，也就是没有组织的”[7]。他从社会关系的角度重新定义了知

识分子的内涵，主张知识分子不应依据活动性质划分，而应结合

其与社会的关系来看待。在葛兰西的视野中，虽然所有人都具有

知识活动的潜能，但并非每个人都具备知识分子的功能和职责 [8]。

第一，知识分子的组织功能：知识分子被视为统治阶级与市

民社会之间的纽带，承担着通过传播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来组织和

引导群众的职责。他们使大众自觉认同统治阶级的合法性。基于

此，无产阶级需要培养一批具有自身特点的有机知识分子，通过

他们的组织能力和影响力，逐步争取广大群众对无产阶级意识形

态的认同，从而最终实现对文化领导权的掌控 [9]。

第二，知识分子的教育功能：葛兰西认为，夺取文化领导权

不仅依赖于组织能力，还要求知识分子肩负起教育人民的责任，

促进群众的知识分子化。只有当知识分子能够与群众在理论和实

践上相结合，文化与社会的变革力量才能有效发挥作用。脱离实

践的知识分子容易陷入空想，而缺乏理论指导的群众则容易被统

治阶级操控。因此，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是无产阶级夺取文化领导

权的根本所在 [10]。

四、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的贡献  

葛兰西的文化指导理论对无产阶级领导权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其哲学和政治思想的探讨，他击败了传统

学者对这一理论的教义解释，这引起了人们对文化领导权问题的

关注，从而也改变了以前的刻板论述。葛兰西的理论不仅吸收了

列宁、拉比和马基雅维利等思想家的观点，而且还结合了对西方

社会的深刻观察。市民社会、实践哲学和有机知识分子理论为这

一研究领域创造了独特的视角，为领导者创造了创造性的思想和

独特的视角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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